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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林 立

同治乙丑年（1865）二月，一位嘉兴
书画家从明州（今宁波）前来台州，游幕
于太平（今温岭）新河、海门（今椒江）等
地。去幕之后，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
30多年时间里，他仍时常往返寄寓于台
州各地，鬻画访友、诗酒往还。

他叫蒲华，原名成，字作英，又字卓英、
竹云、竹英，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浙江嘉
兴人，与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并称“海上四
杰”，为清末海上画派先驱之一，在近代中
国文人画中据有一席之地。

虽然在台州担任幕僚的时间仅两年
左右，但蒲华始终对台州寄情颇深。他在
临海、天台、黄岩、椒江等地鬻画为生，与

当地文人诗酒唱和，与台州的山水、台州
人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因其好酒而不拘
小节，台州人亲切地戏称他“蒲邋遢”。

蒲华笔下所绘的台州山水有《九峰
读书图》《东山读书图》《湖山寻梦图》《松
岩图》等，于临海还题有《任蕃巾山三首
团扇》《望江楼联》等书法作品。

蒲华出身寒微，一生处于社会底层，
命途多有波折。为了生计，他长年奔波于
外，以游幕与鬻画为生。他虽天赋异禀，于
艺文一道能自成一家，却能识人之长，善
于学习。在《湖山寻梦图》的题诗中，他写
道：“劝我读书言在耳，中郎风度感人琴。”

在海派书画家中，蒲华的艺术风格
迥然独立。他精擅水墨，用笔拙厚活脱、
纵横泼辣，潇洒且风致趣味盎然，从无拘

谨扭捏之相；设色清雅干净，与水墨浑然
一气，益见古意。笔下山水、墨竹、花卉皆
极其鲜活滋润，抑扬之间如神仙拱揖，别
具姿态。

今年是蒲华190周年诞辰，为纪念蒲
华的台州情缘，台州市博物馆联合临海市
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湖山寻梦——蒲华和
他的台州师友们》展览。展览分七个单元，
分别是“泼墨仙姿海上传”“台山诗酒几经
年”“数竿墨竹通天地”“十里清溪写辋川”

“莫道虚怀能若谷”“敢称高谊有嘉缘”“瓦
砚陶琴一榻眠”，共展出相关藏品 49件
（套）。展期为11月17日至12月18日。

走进台州市博物馆一楼展厅，通过
书画，去感受这位清末书画家对台州的
热爱吧。

关于一个清末名画家与台州的故事

《湖山寻梦——蒲华和他的台州师友们》开展

本报记者王佳丽

张文斌留着一头短发，穿着纯色卫
衣和牛仔裤，朴素、自然。交谈中，他谦逊
内敛，既打破了一般人关于画家大多“前
卫”或“文艺”的刻板印象，也颠覆了仙居
首个入选全国综合材料美展画家的预设
性格。

“我是个矛盾体。”他说。这不仅是外
在或行为，在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系
列作品《徨》和《罔》里展现得更加明显。
他的人生充满了矛盾，矛盾也成为他创
作的灵感，贯穿始终——当他第一次拿
起画笔，当他面临理想与生活的选择，当
他创作自己的第一幅作品。

在矛盾中诞生作品

“我的毕业创作，是以温岭的一条老
街为主题的。西方绘画讲究焦点透视，通
常一个画面里只有一个焦点，我决定将
老街的两个不同透视角度组合到一个空
间里。”对比，彷徨，打破，杂糅，这张初创
于 20年前，名为《徨》（后为《徨No.1》）的
油画，成了《徨》系列的第一个作品。

通过《徨No.1》，张文斌开始走入大
众视野，它成了大家最开始了解他的契
机——2009年，该作品入选浙江省油画大
展；2011年，入选浙江省第五届青年美术
作品展览。此后，张文斌索性以矛盾为刃，
劈开了一条拥抱自我的艺术创作之路。

几年后，《徨No.2》诞生了。
与《徨No.1》不同，《徨No.2》是一件

由综合材料制作成的美术作品。《徨
No.2》的取材来自废弃的旧门牌，作品里
每一块旧门牌，都是张文斌慢慢收集来
的，这段收集过程也成了漫长创作的一
部分。

他说：“每一个门牌都对应着一户人
家，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不同的故事。用这
些不同门牌进行拼接组合，用某种形式
去记录城市的过去和变迁，为我们的记
忆留下一些美好的向往。”

《徨No.2》在2019年入选了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这是 1949年以来，

仙居县第二件入选全国美展的美术作
品；在综合材料这一新兴门类中，则是该
县第一件入选国展的作品。这给他带来
了莫大的鼓舞，让他更有信心去探索创
作的更多可能性。

与当初不断修改的《徨No.1》相同的
是，《徨No.2》也在持续变化中，是个“有生
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依旧没有完
结，它还在继续演变，这些旧门牌上继续
蔓延的腐蚀痕迹也是作品的重要部分。也
许等有一天，这些旧门牌全都腐蚀尽了，
这件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吧。”张文斌说。

从《徨No.2》开始，“旧门牌”这个材
料就成了《徨》系列的标志。比如《徨
No+》，在一个水泥“十字路口”的四周摆
满了红色的旧门牌，这既是对现实中街
道和人家紧密联系的反映，也抽象地指
向人生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他在《徨》系列里塞入了各种
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思考，那么《罔》系
列则通过辩证的矛盾关系，探讨关于自由
的话题。“莫要约束久藏于心的梦想，网住
你自由的是你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他在
朋友圈为《罔》系列写的配文。

从油画到综合材料，张文斌积极尝
试不同的创作材料和创作方式，使他的
作品呈现别样的质感，得到了来自大众
和业界的肯定。

今年 8月，《罔NO.2》和《徨NO+》一
起入选了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综合艺术
委员会主办的“文峰-跃龙 台州宁海两
地综合艺术交流展”。

“这两个系列还在持续产出中，希望
未来我能做出更多好的作品。”张文斌说。

在理想中一路向前

虽是美术专业出身，但在专注艺术
创作之前，张文斌曾在乡下长期担任语
文老师。“当年，乡下学校以主课教学为
主，美术这门课很难有施展的空间。这对
我来说十分纠结，因为我对美术一直念
念不忘。”他回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在几年
后，张文斌考到了县城的学校，后成为仙

居县第四小学的美术教师，实现了回归
绘画的愿望。

像是给明明会飞的鸟儿松了绑，张
开翅膀的鸟儿不再歪歪扭扭地拧巴着走
路，他开始追寻自己真正的理想，在艺术
世界给自己开辟了一方小天地。

他的创作则进入迸发期——《徨》系
列和《罔》系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
个阶段完成的。在教学上，他也屡屡突
破——美术教学案例在《中国篆刻》杂志
上发表；参与编写乡土美术教材《跟着课
本游家乡》；多次辅导学生参加省、市美
术比赛并获奖，荣获“全省少儿美术优秀
指导教师奖”。在此期间，他先后加入了
县、市、省美术家协会，现任仙居县美术
家协会秘书长。

除了《徨》系列和《罔》系列的持续创
作，多年来，张文斌一直坚持油画写生，

“走出小楼问春秋”，在古村和乡野间寻
找古建古街和造物之美，用绘画来寄托
自己的乡土情怀和山川风情，创作了

《憩》《天下无山》《残-忆》等油画作品。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带着上小学的女儿
外出一起写生。不过我们各画各的，除了
一些必要的引导，我很少教她技巧。我觉
得孩子过早接触一些刻意的技巧，反而
会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张文斌说道。

画画是自由的。相比于精雕细琢的
固定模式，张文斌更喜欢自然的天性和
个性的展现。期待孩子们能在自由的环
境里自由地创作出不受拘束的作品，这
是他对女儿的期盼，也是他一直以来的
教学理念。“经常有学生和我分享自己
随手涂鸦的作品，有些人觉得这些作品
乱七八糟的，甚至在一般的评价体系和
许多家长眼中都是不入流的。但我觉得
这些乱七八糟中往往有让人眼前一亮
的东西，那份创造力和想象力是独一无
二的，孩子们因为不经意间灵感火花的
碰撞而产生的作品，是老师永远无法教
出来的。”

因为绘画的存在，他有了理想之锚。
如今，无论生活还是工作，艺术还是现
实，张文斌像只无定向性的克莱因瓶，终
于在矛盾中找到了自洽。

他说：“我很喜欢歌手郑钧一首歌里
唱的，‘我和我仅有的理想，走在寻找的
路上，有时清醒有时迷茫，但愿别失去方
向’。”虽然有时清醒有时迷茫，但他还在
坚持创作的路上。

青年画家张文斌：

走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清醒有时迷茫

本报记者陈伟华

我们总是习惯去追逐远方的风景，却不知
身边的碧水蓝天、芳草萋萋，也是别人眼中的远
方。这一次，我们赴黄岩西部山区平田乡，畅游
山水，尽情享受一次愉心之旅。

一座天空里的城

薄暮时分, 我们抵达平田乡。天空之城景
区，坐落于黄毛山万亩茶林间，海拔700多米、占
地300多亩，不时可见云雾缭绕。

行走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云端，大河落日，
霞光满天，美不胜收。

天空之城观景台与五尖山隔山相望，能见
度好时，可以看到远处黄岩大寺基山脊上风电
场的风车。爬上观景亭，俯瞰山腰的茶园，郁郁
葱葱；沿公路盘旋而上，山麓的库区和村庄近在
眼前。

三五好友小聚于此，在自然中感受当下，便
如倦鸟归林，让人在快乐的时光中对未来充满
期待和向往。

云端的胜景，加上景区美丽的名字，人们会
情不自禁联想到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画电
影《天空之城》，一座城池仿佛驰骋在奇幻的想
象里。

这几年，平田乡对黄毛山茶园进行生态开
发，兴建了风车、小木屋、玻璃亭和瞭望台等旅
游设施。天空之城景区则依托黄毛山生态茶园，
开发了特色的星空露营基地。

未来，这里还将打造集高山茶园景观欣赏、
茶产品购销、户外拓展和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于
一体的农旅基地，不仅能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还使周边农副产品通过采摘游等方式得
以盘活，走出一条“农旅兴村”的共富之路。

老茶园成网红露营地

黄国煌和妻子黄瑜，是土生土长的黄岩人，
老家就在长潭水库边。

2019 年，这对在杭州创业的小夫妻，多次
赴黄毛山茶园考察，最终决定返乡投资农旅产
业，让山水田园的情怀和“诗和远方”的梦想变
为现实。

在平田乡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携手打
造了黄毛山茶园农旅项目天空之城，让沉睡多
年的茶园重新焕发活力。

在他们的努力下，300亩老茶场摇身变成了
网红打卡地。每逢节假日，日均人流量可达1000
人次。

“我们村的老茶场，以前就是种茶、摘茶叶，
运到外面卖。现在大不一样了，你看，有帐篷、卡
丁车、烧烤……还是年轻人脑子活，茶园规划、
业务拓展、活动组织，我们得听他们的。”黄溪村
党支部书记李云飞告诉记者。

帐篷民宿，是这里的一大特色。游客不用自
己携带帐篷，就能在这里体会高山户外露营。

看星星、看月亮的浪漫之旅，深受游客青
睐。这里海拔高、空气新鲜，夏天，可以凭借肉眼
清晰地观测星空。黄国煌夫妇还购置了一个天
文望远镜，供游客仰望苍穹。

离天空之城景区不远，在平田乡青龙岗村，
还有一处青龙星谷营地。这里百亩梯田层层叠
叠、高低错落，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放眼望
去，无限风光映入眼帘，让人顿觉心旷神怡。黄
昏看夕阳，夜里看繁星，晨起沐浴第一缕阳光，
露营、赏景、下午茶和晚会，还有田园艺术体验
等，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一潭一瀑布

在平田乡桐树坑村境内，还有浙东十八
潭景区。

这里山环水绕、峡谷纵横，逢崖成瀑、遇壑
为潭，且瀑潭交错，形成了绮丽和幽美的景观。
十八湾水十八个潭，潭潭碧绿澄澈，湾湾起伏跌
宕。瀑布如雪，潭碧似玉，周围万木峥嵘，就像一
个绝美的风景画廊。

泉水喧腾飞溅、激荡而下，让人不禁想起柳
宗元的《钴鉧潭记》。他认为水流从高处坠入潭
中的声音美妙动听，尤其适合在中秋观月之时
入耳，可解独在异乡之苦。这种以听觉感受山水
的方式，细腻而充满诗意，谓之“耳游”。

浙东十八潭景区有“桐树流金”“重门开天”
和“长潭游龙”等十大分景区，一路溪水潺潺、绿

竹阴翳，沿引水渠前行，途中风光旖旎。
在峡谷景观入口处，是十景之一的“黄岩会

师”。首先映入眼帘的黄板滩，黄色岩石上清澈
的流水漫过，就像一块莹润的黄玉。它宽七八十
米，长100多米，1万多平方米的溪床由整块岩石
构成，坦荡无碍、天造地设。溪床上没有一颗石
子，也没有一粒泥沙。拐弯前行，有一池碧绿的
水潭。从狭窄岩缝里溢出的水，恰如一潭浓得化
不开的翠绿。

而“峰林探险”“高台宿营”“铁流飞泄”“长
潭游龙”和“重门开天”，则是峡谷段的精华景
观所在。

一潭一瀑两不厌，一石一木九重天。浙东十
八潭具有典型的峡谷峰林特征。景区内石峰叠
起、峰回水转，溪流随着岩壁的陡然下沉，化成
了一个个壮丽的瀑布，肆意飞洒。

这里有些山峰很陡峭，高不可攀。我们只得
沿着搭建好的竹梯，溯谷而上，沿途不时可见一
瀑一潭、一潭三折，这些瀑布有高达 30多米的，
也有 10多米的。瀑瀑飞流直泻，各具特色。十八
潭水则深浅不一，最深者约有150米。

微风轻拂，山川间的万物都发出了音律，回
荡在山谷之中。即使在形态上归于平静，可它们
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

在浙东十八潭静坐听风，大千世界的山山
水水，皆有情有意、可画可吟。

革命老区不老

说起浙东十八潭，不得不提及景区所在地——
桐树坑村。它海拔400多米，位于群峰环抱之中。
这里曾是中共台属特委机关驻地，也是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被人称为“高
山上的战斗堡垒”。

英雄的故事，写就了桐树坑永不褪色的红
色经典。早年，这里不到 50 户人家，却有 18 名
党员和群众先后参加浙东和浙南游击队，投身
于人民解放事业，有的人为了理想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国民党反动派先后 4次派重兵“围剿”
桐树坑，均以失败告终。桐树坑犹如一块磐石，
牢牢地扎根于高山之上。

为了纪念当年的峥嵘岁月，当地修建了革
命纪念馆。该馆始建于1996年，投资20多万元，
于1997年6月对外开放。2005年11月，桐树坑革
命纪念馆改建工程启动，主要包括纪念馆、纪念
碑、纪念馆广场、纪念亭和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
址（茅棚）、十八潭红色走廊等，总建筑面积1560
多平方米，总投资216万多元。

新建的纪念馆为两层楼房，包括陈列室、书
画室和播放室。馆内展出了100多幅历史图片和
大量文字史料书籍，以及20多件实物（如当年特
委同志睡过的床，穿过的蓑衣，用过的火枪、小
火炮等），详实记录了中共台属特委机关在桐树
坑的革命故事。馆内还展出了周丕振、陈法文、
鲁冰、邱雪清、陈铁雄、朱幼棣等人为纪念馆捐
赠的书画作品。

该馆自 2006年 7月免费对外开放以来，成
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时常有游客慕名而来，寻
访历史足迹，感受时代风云。

不是名山，却可驻足；不是名水，仍可凭栏。在
平田乡，一处山水、一串足迹，皆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平田平田：：云端之上的风景云端之上的风景

浙东十八潭景区浙东十八潭景区

天空之城景区天空之城景区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张文斌作品《徨No.2》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徨徨NO+NO+》》


